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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阳春面春面 ■■ 贵州贵阳贵州贵阳 赵宽宏赵宽宏

阳春面，好别致的名字。毫无疑问，这名字颇可

诱人食欲，甚至在冬天的早晨，还真的能让人吃出阳

春的感觉。

有个作家写过吃阳春面，说面里有雪菜，有肉末，

我以为，那不是我们老家的阳春面，在我们老家，阳春

面是没有浇头的素面、光面、清汤面或清汤光面。不

过，别小看了仅仅一撮白白的面条、几颗绿绿的葱花

而已的一碗阳春面，却是有美食之都之称的扬州的一

道特色美食。

前些年回老家，在江都吃过一回阳春面。这家面

馆，店面古色古香，店内干净清爽，价格牌很醒目规矩

地在收银台后面的墙上贴着，清楚地标示，没有任何

浇头的阳春面，竟与榨菜肉丝面等价。不一会面上来

了一看，青花瓷碗内，面条在葱花的点缀下，梳齿般整

齐地卧在淡褐色的汤里面，艺术又润目。稍将面条叉

拌了入口，软硬适中，再啜饮一口汤，那一口鲜香啊，

刻在记忆中，至今还不时回味，舌根竟能渗涎水。

我们知道，扬州阳春面对汤的要求很高，一般要

用河虾籽打理干净后，入鸡汤文火慢炖而成的老母鸡

汤。但这次吃的这碗阳春面，还更有讲究。店家称，

那一口鲜美，是虾籽酱油所致。他说他们家的虾籽酱

油纯是自家熬制，绝不用市面上卖的。入夏之后，河

中的青虾、白虾纷纷上市，雌虾的籽粒满满，甚是诱

人。每年这时，都要买足全年所需的量来熬制酱油。

熬制虾籽酱油，先是剥虾，取出虾籽，洗净漂清，捞起

倒入纱布袋子或没穿过的长筒丝袜里，沥去水分。然

后入锅倒上酱油，放适量老姜和葱结，加一定量的白

酒，文火熬制即成。最后待冷却后入大缸储存备用。

其实不管哪种食物，凉拌也好，烧煮也罢，只要加

入虾籽点缀，品位一定都会陡然升高。阳春面自然也

不例外，一经虾籽激发，立即活色生香，熨人味蕾。

当然，阳春面也跟很多的食物一样，并没有统一

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其食材原料、工艺流程、口

感滋味、价格银两等等也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要说

有标准的话，只一条，对胃口就好。

记得小时候，一碗阳春面会让我盼好多个时日，

一般是生日节庆才能吃上一顿。此外，就是等家里的

鸡下了足数的鸡蛋后，母亲会让我拿到街上去卖，卖

完鸡蛋，可以到饭店去吃一碗阳春面。那时就觉得，

这饭店阳春面的味道能够称得上是至味，比家里做的

不知好吃了多少倍。后来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日子慢

慢滋润起来后，自己做阳春面，只要用心，味道就有了

脱胎换骨的变化，并不比小时候饭店的逊色了。

还有一年回老家经过上海，在离北站不远的一家

面馆吃阳春面，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记忆不

是因为阳春面的味道多么好，而是等待座位的情景让

人难忘。因为吃面的人多，餐桌和座位不够，只好站

在正在吃面的人的后面，等人家吃完了坐人家的座

位。人家吃，你在背后看着人家吃，或者你在吃，人家

在你背后看着你吃，那味道真是尴尬得不好受。

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虽没条件用虾籽熬汤熬酱

油来调味，但熬葱油来调味总是可以的。熬葱油不能

马虎，要用猪油和素油混合着熬，才能确保一碗阳春

面所应有的滋味。

五月十五夜，皎皎月轮悬挂在夜空，像一颗

熠熠发光的珍珠，轻盈又高贵。我仰头盯着它，

它仿佛也在看着我，清冷之间盈盈一笑，夜空都

跟着笑出了涟漪。霎时，我加班紧张的神经一下

松弛了下来，整个人飘然如一缕清风，片刻就融

于无涯的天幕之中。

月光之下，是高耸连绵的天山。白日里，它

是灰色的，山脊一条条，天气晴好时还能看到更

远处顶着白头的雪山，蓝天作底，绿树相映，整个

画面秀丽巍峨。而晚上，它们则一袭黑衣，盎然

不动，曲折的轮廓在黑夜的雕刻下，尽是果敢和

刚毅。树叶沙沙作响，晚风凉意沁人，清光此夜

最明。哦，这就是“明月出天山”呀！

印象中的天山，是传说中的西域和边关。它

飞沙似雪，冷月如霜。张骞历尽千辛，凿空西行，

丝路一开，不同文明便在这里碰撞出绝美的灿

烂；它金戈铁马、烽火连天，一代又一代的出征人

不远万里，奔赴沙场，马革裹尸，“直为斩楼兰”。

没来这里之前，我对边关的感受大多是由边塞诗

词而心生的神往。

还记得第一次身临其境感受“边关”，是三年

前和朋友夜宿司马台长城。历数风烟千载远，长

城依旧卧山头。那晚的一切都很原始，四周是呼

啸的西风和肆意的黑暗。后半夜，月亮悄悄爬上

来，微弱的光照着残垣上被风吹动的秋草。那一

刻，我恍若穿越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一代代

边关将士和戍人就是这样居住在简陋的烽燧中，

提着灯巡逻，偶尔提壶酒，哼哼家乡的调子，听风

声呜咽，数斗转星移，看边关明月，盼海晏河清。

去年下半年，经过一番纠结，我追随初心，跨

河西走廊，经阳关、玉门关，来到了边塞诗中的天

山脚下。这里离边关最近，却离家最远。身披着

迷彩，此刻头顶的月圆如梦圆。是夜，我第二次

停下来身临其境感受“边关”二字。

这里是祖国六分之一的国土，相对荒凉，却

也热血满腔。这里自古就不乏壮志豪情，不论是

班超的“但求生入玉门关”，还是高适的“万里不

惜死”，抑或林则徐的“岂因祸福避趋之”，个个都

是铁骨铮铮、令人敬仰的英雄。今日，依然有诸

多有志男儿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怀抱清澈的

爱，驻扎边防，只为护佑祖国河山不少一寸一毫。

偶尔和学员聊天，一个 95后的小伙子说：

“来到这里，我也想家。但军人就是这样，忠孝不

能两全。况且能来到边疆建功立业，我的父母都

为我骄傲。他们开心，也算我尽孝了。”说这话

时，他眼神平和又坚毅，仿佛已看透这份职业背

后的艰辛，但依然义无反顾。

前几天的一次主题活动中，还有封来自喀喇

昆仑边防的“家书”，令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信

中道：“如果我牺牲了，抚恤金给你；如果我伤残

了，离婚证给你；如果我回来了，我把一辈子都给

你……”很多边关将士，在执行任务前，都会写下

这样的“遗书”。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祖国

的忠诚无畏，对亲人的情深义重。他们在我们看

不见的高原哨所和无人之境，默默地用青春和信

仰筑起固若金汤的长城。如此，我们才能在万家

灯火中享受安宁。“边关”，不仅仅是华夏神州之

上的一方土地，更是丹心映山河的神圣使命。

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月亮，这被地

球捕捉住的一团宇宙尘埃，不但让彼此不再孤

单，也让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多了更丰富的情

感寄托和人生哲思。千百年来，解忧寄相思，抒

怀展抱负，将士们的诗和远方都在这一轮边关明

月里。

熄灯号响了。号声悠长，闻者心安。远远望

去，大门口的哨兵，头顶边关月，巍然如青松，即

便在夜里，我仍能感受到他们灼灼的目光。明月

照边关，历史莽莽苍苍；明月照边关，青春铮铮可

鉴；明月照边关，初心历久弥坚。

明月照边关明月照边关 ■■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 王芳王芳

站在二楼的走廊，望向窗外，大片的稻田映

入眼帘。单位的大楼三面被农田环抱，另一面连

接着村庄。泥土的气息，水塘的清爽，这些乡间

特有的景致，让我陶醉。

自从搬进小城居住后，每每上班时，望见乡

村繁茂的景象，我都心绪难平。别看我是地道的

乡村人，在乡村长大，对于乡村的一切都司空见

惯，但现在想来，那些年都是珍贵的时光。

7月暑热，地里的农活已不太多，稻苗在灼热

的日光中疯长，它们正值青春年少。远处水坝上

的树木一丛丛横向纵向交织，水沟中的杂草也郁

郁葱葱。夏天，让大地百物皆绿，生命蓬勃的最

美季节。目视那些绿油油的稻田，看着就让人可

心，一种垂爱之情油然而生。

大地上的劳作很辛苦，而当瞧见稻苗们棵棵

健壮的模样，那些劳累也就烟消云散了。其实，

对于经年的场景我一直没有忘怀，翻地、灌水、插

秧，最后是收割，农忙大会战年年如此，年年又各

有不同。耕种是艰苦的，收获是快乐的，两相对

比，在大地上的农事都是人们对土地的尊崇。民

以食为天，种地就是靠天吃饭，这样的恩赐千百

年来始终如一，对于乡村人来说，自然懂得感恩。

乡村里的快乐自小就在四季里不断延续。

捉泥鳅，戏青蛙，钓河鱼；蜻蜓、蝗虫、蝴蝶都是我

们游戏的目标，还有野地里的那些杂草、小树，都

在时光中陪伴着我们少年的成长。那时候，孩子

们和泥土相伴，每天晚上回家，身上泥水与汗水

混合着，衣服上的污迹一片一片，少不了父母的一

顿训斥，但第二天还是一样跑到田野里尽情地玩

耍。如今走在乡村，看不到孩子们玩闹的身影，乡

村只是他们生长的地方，却不是乐园，现代化的科

技发展，他们只知道流连于电脑、手机、电视之间，

少了与大自然同乐的情趣，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

悲伤，只觉得他们的成长里似乎少了点什么。

徘徊于城镇与农村之间，你更能体会到在农

村居住的惬意，乡村空气的清新，四周的静谧，还

有人际关系的质朴，这些都是生活的馈赠。多少

次我总是在梦境中回念着少年时光的农村生活，

熟悉的房屋，宽阔的小院，清澈的水塘，一望无际

的稻田，儿时玩伴的笑脸，这些都让我深深眷

恋。可时光的流逝，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我只

能在人生的渐行渐远中，靠回忆温故却滋生出越

来越多的感慨。

辛弃疾在词里说,“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

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样

的场景透着乡村生活的朴素，也是农村生活情趣

的诗意化，身在其中时，并不觉得有多美，可身在

其外时，倍觉难能可贵。

工作休息时，我总会看看窗外的稻田，它可

以解忧，胜却人间无数。我想将来退休后，“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算是弥补远离乡村

这么多年的遗憾吧。

窗外的稻田 ■ 辽宁营口 陈裕


